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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 年“日台和约”
签订前后的蒋介石
———《蒋介石日记》解读之三

1949 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，仍号称是“全中国

惟一合法的政府”，却无法掩饰其政令不出台、澎、金、马
的落魄现实。蒋介石的当务之急是要拓展“对外关系”，
保持国际地位，维护代表中国的“合法地位”。1951 年，

盟国确定在美国旧金山与战败的日本签订和平条约，确

定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战后地位。中国作为对日作战时间

最长，受损失最大的国家，理所当然应该是和会的代表。
但当时中国分裂的状况与美国、苏联两大集团对峙的国

际格局却使中国被排除在外。蒋介石闻讯旧金山和会将

开，积极响应。美国虽力主台湾代表中国参加旧金山对

日媾和会议，却遭到苏联与英国的坚决反对，最终，美英

两国达成妥协，将中国大陆与台湾同时排除在旧金山和

会之外，并由日本自主选择与大陆还是台湾媾和。就这

样，原本是战败国的日本居然被赋予了挑拣缔约对象的

选择权，实为中华民族的耻辱。蒋介石最终选择依靠美

国逼迫日本与台湾谈判签约的下策，虽暂时取得了“代

表中国”的资格，但其内心充满着矛盾、无奈与挣扎。
读蒋介石日记，可以了解他同意签订“日台和约”时

有着怎样的考量，“和约”签订后又有怎样的评价和总

结。
蒋介石 1951 年 6 月 15 日（距旧金山和会召开前约

三个月）接获美国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同时被排除在会

议之外，由日本自主选择媾和对象的妥协方案。他闻讯

“至为愤怒”，称此“违反了国际信仰”，随即发表措辞强

硬的《对日和约声明》：“中华民国参加对日和约之权，绝

不容疑。中华民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，

任何含有歧视性之签约条件，均不接受。”说话虽硬，但

实力是外交的后盾，此时尚需第七舰队维持其“安全”的
台湾有何资本与美国讨价还价，最后只能在一连串不甘

心却无济于事的努力中接受现实。
蒋介石曾强烈谴责美英赋予日本以对中国缔约的

对象选择权，但后来却积极谋求与日本缔约，深恐日本

选择了大陆。如此一来，台湾在与日本的谈判尚未开始

时，已经先输一着。
日本最期望的局面是与两岸同时交往，获取最大利

益，首相吉田茂在多种场合发出“考虑在新中国建立海

外事务所”之类的“越轨”言论。这既令台湾当局惊惧，也

为美国所不容。在台湾当局的强烈抗议、吁请下，美国务

院外交事务政策顾问杜勒斯以《旧金山和约》在美国参

议院通过将遭遇困难相要挟，胁迫吉田茂接收美国准备

好的一封信，并以吉田致杜勒斯公开信的形式发表，保

证日本以旧金山和约为基础，与台湾订立和约，史称“吉

田书简”。蒋介石此时长舒一口气，在日记中记曰：

日本政府发表吉田致杜勒斯函（即“吉田书简”———
引者），保证日本对中华民国订立双边和约，并根据旧金

山和约之原则为基础，此乃半年来之奋斗所致。惟须待

签订与生效后方能确定，此时尚不能即抱乐观也。（《日

记》，1952 年 1 月 16 日）

蒋称“吉田书简”的发表，“乃半年来之奋斗所致”，
可见他对“吉田书简”的发表是很满意的。因为这保住了

蒋孜孜以求的代表中国政府的“合法地位”。但蒋对当时

国际格局下日本如何行动并不清楚，才有欣喜之余，“此

时尚不能即抱乐观”的感叹。为了保证谈判达成自己的

预定目标，蒋介石积极筹备，确定方针。他在“吉田书简”
发表次日的日记中作了如下部署：

吉田声明函发表后，我应取之步骤：甲、应即派定和

谈代表有力人士，使日可早派犬养健来台，以防其只派

商务专员代表也；乙、要求美国参加谈判为中介，勿使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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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事卸责；丙，双边和约必须于多边和约生效前正式

签订。（《日记》，1952 年 1 月 17 日）

他认为首要的工作是促使日本“派定和谈代表有力

人士”。他担心日本只派遣低层次的谈判代表，那么和谈

的政治意义将大打折扣。他甚至具体提出理想的日方人

选是时任吉田内阁的法务大臣的犬养健。犬养健不仅位

重，他的家族与国民党渊源也深。蒋所以坚持“要求美国

参加谈判为中介”，是他很清楚日本一直对与台和谈态

度消极，之所以同意与台缔约完全是在美国的高压下促

成的，因此，他认为“勿使美对此事卸责”对即将开始的

日台和谈十分关键。此项考虑虽为情势所迫，却将台湾

当局的弱势和开展“外交”活动时的尴尬暴露无遗。蒋介

石也急于完成谈判与签约，要使“双边和约必须于多边

和约（即“旧金山和约”———引者）生效前正式签订”。虽

然台湾当局已被旧金山和会拒之门外，但若能争取在

《旧金山和约》生效前签署对日双边和约，仍可勉强保住

“中华民国政府”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媾和这张面皮。
1952 年 2 月 20 日，日台缔约谈判在台北举行。蒋

介石极为重视，除派出“外交部长”叶公超为首席代表

外，还成立由陈诚、王世杰、张群等 12 人组成的“对日和

约最高决策小组”，随时会商对策，向蒋汇报请示。日本

的和谈全权代表为前大藏大臣河田烈（而不是蒋所属意

的犬养健）。谈判过程中，河田烈深知台湾唯恐谈判破裂

及急于赶在《旧金山和约》生效前完成签约的“软肋”，没

有“战败国”的谦卑，而是“据理力争”，态度颇强硬。谈判

双方围绕着条约的适用范围、台湾的地位和赔偿三个问

题展开了激烈交锋，争执的核心实际上是“中华民国政

府”是否代表全中国的问题，对蒋介石来说这一“名份”
万不可失，且要通过对日和约来强化，但日本却不愿轻

易承认这一“名份”，它还要为日后与大陆的交往留条后

路。
3 月 25 日，双方初步达成了妥协案。蒋介石召集台

“对日和约最高决策小组”开会，认可妥协案。蒋指令“外

交部”尽快完成和约草签工作，日台和谈似乎已近尾声。
不料，日本政府于 28 日提出了一份新十三条建议案，推

翻以前的成果。后虽经美国的干预日本外务省再提折衷

修正案，但还是让前期成果成了水中月镜中花。蒋介石

在日记中对日本的出尔反尔大为恼火：

中日和约吉田又为不肯移交伪满在日财产之故，不

恤翻案爽约，此等日人之背义失信，甚于其战前军阀之

横狡，其果能独立自由乎？（《日记》，1952 年 4 月 15 日

后之“上星期反省录”）
“战前军阀”对中国可谓罪行累累，其发动的侵华战

争令中国生灵涂炭，但此时在蒋看来，吉田等日人与之

相比其“横狡”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足见蒋对日本反

悔的愤怒程度。尽管蒋介石觉得与日本日人打交道痛苦

异常，可谈判还得进行下去。4 月 17 日双方再次达成意

向，蒋主持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议通过了台日和约谈

判最后议定稿。签约似唾手可得。不想，日方又生枝节。
吉田茂对日前双方议定稿有若干点———如伪“满洲国”
财产之归还、通商协定及条约实施范围的用语等———不

予同意。日本所以一再反复与《旧金山和约》的生效进程

是息息相关的，4 月 15 日，美国总统杜

鲁门签署文件，《旧金山和约》即将生效。
日本抓住台湾急于在生效前完成双边和

谈的心理，迫蒋让步。对日本的计谋，蒋

介石心知肚明，他在日记中陈述：“中日

和约日内阁仍用拷诈延宕办法，总想多

得便宜，至周末形势已至决裂关头”，虽

然为使日台和约最后签订，台湾当局不

断做出让步，但蒋决心在伪政权财产移

交这一问题上坚持立场，并“属岳军（张

群字———引者）以严重警告河田代表，对

于伪满等在日财产必须归还中国”。他在

日记中称之所以在此问题上不愿退让，

“非为小数财产，而乃为法律与公理所

在”，因此，“决不能再容退让”。（《日记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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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 年 4 月 26 日后之“上星期反省录”）他甚至在日记

中显露出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之意。
4 月初谈判面临夭折的危险，在美国的介入调解

下，台日双方才各做让步，最终于 4 月 28 日下午 3 时在

台北宾馆举行了和约签字仪式。此时，距《旧金山和约》
生效仅 7 小时 30 分。

蒋介石是如何看待这场以他不断让步而完成的拉

锯式谈判的呢？缔约后，蒋在日记中总结道：

中日和约本月时陷停顿与决裂之势，而以月初为

甚，最后至廿八日卒告完成，然已横遭侮辱，实已为人所

不堪忍受之苦痛矣。然此约果能订立完成，亦为我革命

历史奋斗中大事也。（《日记》，1952 年 5 月之“上月反省

录”）
蒋的总结是两方面的：一方面认为“此约果能订立

完成，亦为我革命历史奋斗中大事也”。因为此时在已经

失去大陆的蒋心中，最重要的是通过取得台湾与日本的

签约权及日本对国民党政权为代表“中国之合法政府”
的有保留的承认来保持其“国际地位”，以示其政权的

“合法性”。但另一方面，谈判签约的过程极其痛苦，“横

遭侮辱，实已为人所不堪忍受之苦痛”。“战败国”日本利

用蒋的弱点和两岸的分裂状况，谋求利益最大化。而身

为“战胜国领袖”的蒋介石明知日本人的狡诈，却不得不

在许多重大问题上（包括他在日记中声称“决不让步”的
伪政权财产移交问题）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。抗争—妥

协—再抗争—再妥协，强人蒋介石面对现实，也不得不

一再低头。多年后，也在困厄中奋斗的蒋经国曾感叹道：

形势比人强。
“日台和约”签订后，标志着台日关系“正常化”。但

经此与日缔约谈判中的凌辱后，蒋介石对与日合作的态

度也趋于谨慎和保留。他在与张群商讨“驻日大使”人选

及对日政策时，张群力主“大刀阔斧，与日合作，不加保

留”。蒋则并不认可，觉得张的建议“似乎太近理想。”
（《日记》，1952 年 7 月 13 日）1952 年“日台和约”的签

订，奠定了此后日台关系的基础。但台日关系暗礁仍存，

矛盾不断，蒋介石在缔约过程中的忍辱负重只是暂时掩

盖了双方深层次的分歧，终究不能止住日本离异的步

伐。
（作者陈红民为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

心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傅敏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

研究生）

责任编辑 沈飞德

下期“《蒋介石日记》解读之四”预告：蒋介石日记中

对母亲的追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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